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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 秦汉舆服消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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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秦汉社会阶层结构复杂，不同的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等级身份，舆服消费是彰显他们阶层地位与身份
认同的表现形式，故而不同阶层消费不同等级的舆服。秦汉不同阶层的舆服消费呈现出三大特征:一是舆服
消费的统一规范，二是舆服消费的等级森严，三是舆服消费趋于奢靡与浮华。过于奢华的舆服制度，助推了社
会奢靡风气，也促进舆服生产技术的提高和商品交易时空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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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Arrangements and Identification: Study of Carriages and
Clothes Consumption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WEN Leping
(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stratum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is complicated． Different social
stratum has different levels of capacity，in which garments consumption is one of the forms showing
their class status and identity． Therefore，people in different class consume different levels of carria-
ges and clothes． Carriages and clothes consumption of the different class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presents three characteristics: One is the unified standards． The second is that it had a strict hierar-
chy． The third is that it tended to being extravagant and flashy． The consumption system of overly ex-
travagant carriages and clothes not only boosted the extravagant social atmosphere，but also enhanced
the production technology of carriages and clothes and expands commodity trading in the space －
time．
Key words: system arrangements; identification; carriages and clothes consumption; Qin and Han Dy-
nasties

秦汉消费经济的研究是当前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由于当今消费经济研究热潮不断，学者越来越重

视研究秦汉消费经济史的一些具体问题，如衣食住行用等消费问题。对于舆服消费问题，学术界已有一



些相关成果［1］，但是仍有深入研究的空间余地。本文运用消费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
法，尝试从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的角度来系统地探讨秦汉时期不同阶层的舆服消费形式、舆服消费的基
本特征及其社会经济影响等，旨在揭示秦汉舆服消费的独特社会功能和舆服奢侈消费的深层因素。如
有不当之处，敬请赐教!

一

秦汉时期，社会阶层结构复杂，划分为贵族阶层、官僚阶层、庶民地主阶层、手工业者阶层、商人阶
层、农民及其他劳动者阶层等，不同的社会阶层都被秦汉国家赋予了不同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并享受不
同层次的国家待遇。舆服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品，它在国家制度安排过程中充当了社会分层的重要媒介
和角色，成为不同阶层社会地位与身份认同的象征，故此舆服消费在秦汉社会结构中发挥了阶层分化的

作用，朝廷藉助舆服形式来彰显不同阶层的功德与身份，正所谓“车服以庸”［2］( 志第29《舆服上》)。
( 一) 贵族、官僚阶层的舆服高贵
秦汉时期，贵族阶层是指由皇帝、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皇子、公主、诸侯王、外戚等成员组成的且享

受最高特权的社会群体，人数较少，但享受的舆服消费层级却最高。官僚阶层，主要指公卿大夫百官僚
属等群体，人数不少，朝廷根据官秩地位的高低，官吏分别享受不同层级的舆服待遇，以彰其德，表其功，

正如商鞅所谓“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
华。”［3］( 卷68《商君列传》)

据《后汉书·舆服志》记载: 天子乘舆有“五路”，皆“以玉为饰，［锡］樊缨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
斿，九仞曳地，日月升龙，象天明也”。除此之外，还有乘舆、金根车、安车、立车等，皆“文虎伏轼，龙首衔
轭……鸾雀立衡，木虚文画輈”，驾六马，有十二旗，“画日月升龙”。天子是唯一的，且手握国家权柄，处在
社会阶层的顶尖，其使用的车马自然是极其豪奢壮丽! 而皇太子、皇子皆乘“安车，朱班轮，青盖，金华
蚤，黑木虚文，画轓文輈，金涂五末”。如果皇子封为王者，则“锡以乘之，故曰王青盖车”，皇孙则乘“绿
车”，又称“皇孙车”，“皆左右騑，驾三”。［2］( 志第29《舆服上》)

公、列侯乘“安车，朱班轮，倚鹿较，伏熊轼，皂缯盖，黑轓，右騑”; 中二千石、二千石乘安车“皆皂盖，
朱两轓”; 其千石、六百石则“朱左轓”。［2］( 志第29《舆服上》) 景帝中元五年( 前 145 年) ，始令六百石以上安车
“施车轓，得铜五末，轭有吉阳筒”，中二千石以上“右騑”，三百石以上“皂布盖”，千石以上“皂缯覆盖”，
二百石以下“白布盖，皆有四维杠衣”，除吏则用“赤画杠”，其余皆青色。［2］( 志第29《舆服上》)

官吏车马出行，还配备一定数量的导从和伍伯，作为随行仪仗队，象征其身份地位。秦简记载了秦
代官吏系统中下层官吏配给车牛的情况，《金布律》云: “都官有秩吏及离官啬夫，养各一人，其佐、史与
共养; 十人，车牛一两( 辆) ，见牛者一人。都官之佐、史冗者，十人，养一人; 十五人，车牛一两( 辆) ，见牛
者一人; 不盈十人者，各与其官长共养、车牛，都官佐、史不盈十五人者，七人以上鼠( 予) 车牛、仆，不盈
七人者，三人以上鼠( 予) 养一人; 小官毋( 无) 啬夫者，以此鼠( 予) 仆、车牛。”［4］( P58 － 59)汉承秦制，大小官

吏配备一定数量级别的车马导从和伍伯。据史载: 公卿以下至县三百石长导从，“置门下五吏、贼曹、督
盗贼功曹，皆带剑，三车导; 主簿、主记，两车为从”; 县令以上，“加导斧车”; 三公乘安车，前后有“并马立
乘”随从; 长安、雒阳令及王国都城所在县令，“加前后兵车”; 亭长，“设右騑，驾两”; 伍伯若干人，“公八
人，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 另外，“铃下、侍閤、门兰、部署、
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随所典领。”［2］( 志第29《舆服上》)

又据《后汉书·舆服志》记载: 天子的服饰最为高贵，例如: 天子冕冠，“垂旒，前后邃延，玉藻。……
冕皆广七寸，长尺二寸，前圆后方，朱绿里，玄上，前垂四寸，后垂三寸，系白玉珠为十二旒，以其绶采色为

组缨”。［2］( 志第30《舆服下》)而“三公诸侯七旒，青玉为珠; 卿大夫五旒，黑玉为珠。皆有前无后，各以其绶采色
为组缨，旁垂黈纩”。［2］( 志第30《舆服下》)“衣裳玉佩备章采，乘舆刺绣，公侯九卿以下皆织成”。［2］( 志第30《舆服下》)

“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七章，皆备五采”。［2］( 志第30《舆服下》)衣服有精巧佩饰，区分等级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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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史载:“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汉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双印佩刀之饰。”［2］( 志第30《舆服下》)由

此而知，贵族阶层自天下以下各级贵族又各有等差，官僚阶层因官秩高低而划分为不同秩级，享受不同

秩级的舆服待遇，不得僭越等级。
此外，《后汉书·舆服志》还详细地记载了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公主、贵人、王妃、中二千石夫

人、二千石夫人等王室、官僚家眷女属的舆服规格与标准，自太皇太后至二千石夫人依次在舆服的材质、
饰物、色彩等方面减等使用，不得逾次。
总之，不论贵族阶层还是官僚阶层其内部都按照身份地位高低而划分不同等级群体，根据所处等级

而消费不同层级规格的舆服，通过增加舆服文饰、色彩、技巧来辨别和区分贵族、官僚的身份地位，舆服
起着社会分层的功效，是贵族、官僚阶层内部分化的标志。因此，汉代制定一套严密的舆服制度，其目的
是强化等级制度和巩固等级关系，确保社会有序。
( 二) 豪民地主、工商阶层的舆服奢丽
豪民地主、工商阶层是由豪民、豪强、手工业者、商人组成的群体，人数较多，他们是秦汉社会的富人

阶层，虽富但没有身份地位，这一阶层生活奢侈，尤其是大地主、富商大贾的生活消费特别奢靡。
汉初，官府曾禁止商人“衣丝乘车”。据史载: 高祖八年( 公元前 199 年) ，诏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

縠絺纻罽，操兵，乘骑马”［6］( 卷1下《高帝纪》);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
之。”［3］( 卷30《平准书》)沿袭秦代抑商政策，目的通过限制商人舆服消费来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因为舆服是

社会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孝惠、高后时，为了恢复社会经济，“复弛商贾之律”，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
至文、景时，商人财力与势力俱增，“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
衣必文采，……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 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
缟。”［6］( 卷24上《食货志》)如《史记·货殖列传》载: 南阳孔氏“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
与名……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齐刀间“连车骑，交守相”; 此时商贾不仅“衣丝乘车”，而且社会
地位大大地提高。
文、景以后，富民阶层开始追求舆服消费的高贵、精致、华饰。《淮南子·齐俗》云:“且富人则车舆

衣纂锦，马饰傅旄象，帷幕茵席，绮绣绦组，青黄相错，不可为象。”《盐铁论·散不足》云:“今富者皮衣朱
貉，繁露环佩。”“今富者革中名工，轻靡使容，纨里紃下，越端纵缘。”“今富者连车列骑，骖贰辎軿。中者
微舆短毂，烦尾掌蹄。”至东汉时，富人舆服消费更为奢丽，史称: “彼肆人之男女，丽美奢乎许
史”。［7］( P42 － 43)“男女姣服，骆驿缤纷，致饰程蛊”［7］( P71)，“三蜀之豪，时来时往……出则连骑，归从百
两。”［7］( P79)东汉光和末年，一些商人居然“假二千石舆服导从作倡乐，奢侈日甚，民坐贫穷，历世长吏无
敢禁绝者”［8］( 卷1《魏书·武帝纪》引注)，即借用二千石官吏的级别的奢华车马、舆服和导从来炫耀商人的社会威
仪。车马本是生产、生活的交通工具，服饰本是人们生活必需品，因社会制度与舆服制度的规范与要求，
却成为个人财富、名望声誉与社会地位的标志与象征。因此，富人阶层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而享受奢
华的舆服生活。
( 三) 农民及其他阶层的舆服粗鄙

秦汉时期，农民及其他阶层主要是指自耕农、佃农、雇农、贫农、逸民、方士、术士、奴婢等组成的社会
群体，人数最多，财产最少，地位低下，属于社会下层，大多数人处于贫贱状态，故其车马、服饰消费能力
相当低下。这里着重讨论农民阶层的舆服消费问题。
先秦时，农民不得衣丝，有身份地位或老者才可以享用穿着丝织衣服和乘车，所谓“五十者可以衣

帛”［9］( 卷1《梁惠王章句上》，P33)，“散民不敢服杂采，百工商贾不得服长鬈貂，刑余戮民不敢服絻，不敢畜连乘
车。”［10］( 卷1《立政》，P12)与先秦相比，汉代农民的服饰消费有明显改善，主要表现在: 一是农民可以穿着丝织

衣服和盛妆佩饰，葛、麻布的重要性减弱。《盐铁论·散不足》篇云:“常民而被后妃之服，亵人而居婚姻
之饰”，意思是说一些农民可以穿着丝织彩色服装。二是讲究文彩，追求享受需要。［11］据《潜夫论·浮
侈》云:“古者必有命民，然后乃得衣缯彩而乘车马。今者既不能尽复古，细民诚可不须，乃踰于古昔孝

67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年



文。衣必细致，履必獐麂，组必文采，饰袜必緰此”［12］( 《浮侈》，P55)。可见，东汉“细民”( 指富农、中农) 比较
讲究服饰消费。当然，大多数农民的衣着主要是短褐、葛衣、皁服或粗制毛皮裘等。至于贫民的“布褐
不充”［13］( 《毁学》，P21)、“衣不完采”［3］( 卷124《游侠列传》)、“衣敝履空”［6］( 卷72《鲍宣传》)现象，也是很普遍。
马车、牛车是出行、运载的重要工具，诸如柴车、牛车、羊车、役车、栈车、驴车、鹿车、独轮车等。柴

车，“贱者之车”［2］( 卷74上《袁绍传》)。《释名·释车》云: 羊车、牛车、役车、栈车等“皆庶人所乘也”。这些车的
造型简易，无盖无屏，仅有一个车厢，可以用来装运实物，多般属于牛、驴拉的车。如《后汉书·张楷传》
载:“( 张) 楷字公超，家贫无以为业，常乘驴车至县卖药，足给食者，辄还乡里。”还有靠人力推动的独轮
车，也叫鹿车。据《后汉书·赵熹传》记载:“因以泥涂仲伯妇面，载以鹿车，身自推之。”山东武梁祠汉画
像中，董永故事里有一独轮车。但是，因家庭富裕一些富农对车马的外观、质量与装饰有所讲究，《盐铁
论·散不足》云:“常民漆舆大軨蜀轮”; 王符《潜夫论·浮侈》亦说: 今“细民”不但随便乘车马，而且“挍
饰车马”。当然，大多数乡里贫民是没有车、马、牛等，仍靠人力担负而行。

二

先秦以来，舆服就是社会阶层的标识，是身份与地位的文化符号。至秦汉，国家一统，为了维持与巩
固统一的社会秩序，加强了舆服消费的管制; 随着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快速发展，舆服消费出现新的发展

变化。这些都折射出舆服消费的时代特征，主要为以下几方面:
( 一) 舆服消费的统一规范

春秋时，王室式微，礼崩乐坏，诸侯各国相竞修饰奇丽的舆服。史载:“自是礼制大乱，兵革并作; 上
下无法，诸侯陪臣，山楶藻棁。降及战国，奢僭益炽，削灭礼籍，盖恶有害己之语。竞修奇丽之服，饰其舆
马，文罽玉缨，象镳金鞍，以相夸上。”［2］( 志第29《舆服上》)许慎《说文解字·序》云: 春秋战国时“田畴异亩，车
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
至秦兼并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为了巩固新生政权，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

政策与措施，其中有“车同轨”、服同制的政策，开创了统一的舆服制度。据史载: “及秦皇并国，揽其余
轨，丰貂东至，獬豸南来，又有玄旗皂旒之制，旄头罕车之饰，写九王之廷于咸阳北坂，车舆之綵，各树其

文，所谓秦人大备，而陈战国之后车者也。”［14］( 卷25《舆服志》)“及秦并天下，揽其舆服，上选以供御，其次以锡
百官。”［2］( 志第29《舆服上》)“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方今水德之始，……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
纪，符、法冠皆六寸。”［3］( 卷6《秦始皇本纪》)建立了一套与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制相应的舆服制度，从名称、种
类、数量、大小、长短、形式、材质、色彩、饰物等方面制定不同等级的舆服标准与规格，统一规范上至天子
下至庶民的舆服消费活动与行为。
西汉初，“高祖入关，既因秦制。”［14］( 卷25《舆服志》) 各项制度草创，舆服亦“承秦之制，后稍改

定”［2］( 志第29《舆服上》)，基本沿袭了秦代的舆服制度。至东汉，明帝时进一步完善各项舆服制度，《后汉书·
舆服志》载:“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诏有司采《周官》、《礼记》、《尚书·皋陶篇》，乘舆服从欧阳氏说，公
卿以下从大小夏侯氏说。”“参稽六经，近于雅正”。至明帝时，东汉创建了有史以来最为完备的舆服制
度，此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魏晋舆服制度基本承袭了汉制，这在《晋书·舆服志》中有详细记载，此处
省略。总之，舆服消费的统一规范，有利于维护汉代统治者的政治地位和社会秩序。
( 二) 舆服消费的等级森严

统一的舆服制度寓含严密的等级性特征，作为身份与地位象征的舆服，彰显着尊卑贵贱的等级关

系。史称:“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隶抱关击拆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
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6］( 卷91《货殖传》)在秦汉人眼中尊卑

贵贱的等级关系是维系社会秩序和构建社会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只有实行等级制，才能使社会各阶层

上下相安，不发生纷争。
秦始皇东游琅邪台刻石颂功，明确提出“尊卑贵贱，不踰次行”［3］( 卷6《秦始皇本纪》)。西汉时，贾谊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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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服疑》云:“制服之道，取至适至和以予民，至美至神进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贵贱。是以
高下异，……则冠履异，则衣带异，则环佩异，……贵贱有级，服位有等，……是以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
望其章而知其势。”贾氏认为服饰要体现上下等级和贵贱差异，要使天下人“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
知其势”。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服制》中亦提出: “各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饮食有量，衣服有制，
……虽有贤才美体，无其爵，不敢服其服;……天子服有文章，夫人不得以燕饗公以朝，将军大夫不得以
朝官吏，以命士止于带缘，散民不敢服杂采，百工商贾不敢服狐貉，刑余戮民不敢服丝玄纁乘马，谓之服

制。”董氏进一步提出服饰与爵位的关系，要求“度爵而制服”，“无其爵，不敢服其服”，平民、百工商贾、
刑余戮民不能随便衣丝乘马。正如汉律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3］( 卷30《平准书》)“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
‘刘氏冠’”［6］( 卷1下《高帝纪》)。
东汉时，舆服与身份地位、国家制度进一步紧密结合起来，通过舆服媒介展示个人在社会结构中身

份地位。《后汉书·舆服志》开篇引《尚书》曰:“车服以庸”，引孔安国注曰:“赐以车服，以旌其德，用所
任也。”“夫礼服之兴也，所以报功章德，尊仁尚贤。故礼尊［尊］贵贵，不得相逾，所以为礼也。非其人不
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顺则上下有序，德薄者退，德盛者缛。故圣人处乎天子之位，服玉藻邃延，日月
升龙，山车金根饰，黄屋左纛，所以副其德，章其功也。”由此可见，国家试图用舆服制度来表彰个人德行
与功绩，规范人与人之间等级关系。为了进一步细化等级关系的表现形式，东汉明帝时朝廷重新制定并
颁布了舆服制度及其消费标准，这在《后汉书·舆服志》中关于舆服种类、数量、规格、文章、色彩、佩饰
等方面都有详细规定，以体现天子、公卿大夫至庶民之间严格差等关系，其实质是维护贵族官僚的特权
地位和尊卑贵贱的社会等级关系。
( 三) 舆服消费趋于奢靡与浮华

秦汉时期，由于制车和服饰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车马、服饰种类增加，式样繁多，且巧文丽饰，大大
地改善了车服的消费结构。如《盐铁论·散不足》云:

古者，诸侯不秣马，天子有命，以车就牧。庶人之乘马者，足以代其劳而已。故行则服枙，
止则就犁。今富者连车列骑，骖贰辎軿。中者微舆短毂，烦尾掌蹄。

古者，椎车无柔，栈舆无植。及其后，木軨不衣，长毂数幅，蒲荐苙盖，盖无漆丝之饰。大夫
士则单椱木具，盘韦柔革。常民漆舆大軨蜀轮。今庶人富者银黄华左搔，结绥韬杠。中者错镳
涂采，珥靳飞軨。

古者，庶人耋老而后衣丝，其余则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后，则丝里枲表，直领无袆，
袍合不缘。夫罗纨文绣者，人君后妃之服也。茧缣练者，婚姻之嘉饰也。……今富者缛绣罗
纨，中者素绨冰锦。常民而被后妃之服，亵人而居婚姻之饰。

古者，鹿裘皮冒，蹄足不去。及其后，大夫士狐貉缝腋，羔麑豹袪。庶人则毛绔衳彤，朴羝
皮傅。今富者鼠各貂，狐白凫翥。中者罽衣金缕，燕鼠各代黄。
由此而知，汉人舆服消费水平有较大提高，并呈现出舆服奢靡的趋势。史载: 武帝时，“今天下民用

财侈靡，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6］( 卷64下《严安传》)鸿嘉年间，张放娶平恩侯许嘉女，“乘舆服饰，号为天子
取妇，皇后嫁女”［6］( 卷59《张汤传》)。西汉末年，王氏贵戚“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6］( 卷99上《王莽传》)东

汉时，舆服竞相攀比奢侈，“竞修奇丽之服，饰以舆马，文罽玉缨，象镳金鞍，以相夸上”。［2］( 志第29《舆服上》)京

师贵戚“其嫁娶者，车軿数里，缇帷竟道，骑奴侍童，夹毂并引”。［2］( 卷49《王符传》)

舆服是社会地位与权势的象征，统治者非常讲究雕文错镂，豪华装饰，以公开展显其特殊的政治地

位与文化倾向。如《后汉书·舆服志》记载:
诸车之文:乘舆，倚龙伏虎，榩文画辀，龙首鸾衡，重牙班轮，升龙飞軨。皇太子、诸侯王，倚

虎伏鹿，榩文画辀轓，吉阳筩，朱班轮，鹿文飞軨，旂旗九斿降龙。公、列侯，倚鹿伏熊，黑轓，朱
班轮，鹿文飞軨，九斿降龙。卿，朱两轓，五斿降龙。二千石以下各从科品。诸轓车以上，轭皆
有吉阳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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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马之文:案乘舆，金［鋄］方釳，插翟象镳，龙画緫，沫升龙，赤扇汗，青两翅，燕尾。驸马，
左右赤珥流苏，飞鸟节，赤膺兼。皇太子或亦如之。王、公、列侯，镂［钖文］髦，朱镳朱鹿，朱
文，绛扇汗，青翅燕尾。卿以下有騑者，缇扇汗，青翅尾，当卢［文］髦，上下皆通。中二千石以
上及使者，乃有騑驾云。［2］( 志第29《舆服上》)

为此，司马彪感叹道: 东汉舆服制度是“车輅各庸，旌旂异局。冠服致美，佩纷玺玉。敬敬报情，尊尊下
欲。孰夸华文，匪豪丽缛。”［2］( 志第29《舆服上》)如此奢华的舆服制度，是树舆服奢侈风气的风向标，是激荡起

奢侈风气的重要因素，“彼民之情，见美则愿之，是教民以侈也”。［6］( 卷64下《严安传》)

三

秦汉时期，在舆服制度的影响下，舆服消费方式成为国家制度安排和文化认同相结合的产物，反过

来，舆服等级制消费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
( 一) 舆服等级制消费助推了奢靡风气

消费是人之所欲。《荀子·荣辱篇》曰: “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司马迁
说: 观三代礼制增减，“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3］( 卷23《礼书》)。为此，汉代国家
提高礼制标准，使上层阶层享受更加奢侈生活，“人体安驾乘，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 目好五色，为之
黼黻文章以表其能; 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 口甘五味，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 情好珍善，为

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硃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
敝。”［3］( 卷23《礼书》)如此满足人之欲望的本意是为了“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
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节文”［3］( 卷23《礼书》)，从而达到“总一海内而
整齐万民”［3］( 卷23《礼书》)的政治目的。
然而，汉人承袭了先秦诸子以礼制欲的思想，其本意和出发点是良好，但奢靡的舆服等级制消费模

式激起了人心的不平衡。正如《吕氏春秋·察今》云: “若舟车、衣冠、滋味声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
相诽。”这种为满足人欲望的高消费等级制度反而助推了社会奢侈、攀比之风气。据《史记·平准书》记
载:“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宗室有土公卿
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西汉中期，社会盛行舆服奢侈、攀比风气，这在史书有
较多的记载。例如: 辛庆忌“食饮被服尤节约，然性好舆马，号为鲜明，唯是为奢”［6］( 卷69《辛庆忌传》)。京兆
史陈遵“独极舆马衣服之好，门外车骑交错”［6］( 卷92《游侠传》)。
东汉时，明帝修订和完备了舆服制度，抬高了舆服消费标准，变得更加豪华奢丽，桓谭直接指出这

“是为下树奢媒而置贫本也”［2］( 卷28上《桓谭传》引注《东观记》)，因而，当时舆服奢靡之风前所未有的盛行。明帝
时，贵戚、官僚“乘坚驱良”［2］( 卷10上《皇后纪》)，“车服制度，恣极耳目”［2］( 卷2《显宗孝明帝纪》); “今京师贵戚，衣服饮
食，车 舆 庐 第，奢 过 王 制，固 亦 甚 矣。”［2］( 卷49《王符传》) 名 门 望 族 袁 氏“车 马 衣 服 极 为 奢
僭”［2］( 卷54《杨震列传》引注《华峤书》)。即使宦官也竞相攀比，“车马服玩拟于天家”［2］( 卷78《宦者列传》)。地方官吏、富
民纷纷仿效贵戚，崇尚车服奢靡。如陈留郡太守富宗“性奢靡，车服器物，多不中节”［2］( 卷33《虞延传》)，南阳

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2］( 卷56《王龚传》)。至汉末，“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其不逮，一飨之所费，破终身
之业”［2］( 卷49《王符传》)。东汉人追求舆服的奢靡，居然发展到人“人以舆服为荣”［2］( 卷59《张衡列传》)的非正常消

费心态，这是舆服制度过于奢靡所造成的后果，引发了世人舆服消费心理的畸变!

( 二) 舆服奢靡消费促进了舆服生产技术的提高与商品交易时空的拓展

西汉中期以后，消费观念趋向奢靡，奢靡的背后隐藏着丰厚的商业利润，刺激了手工产品质量的提

高与技术含量的增加，推动了奢侈品的流通加速和商业的繁荣。［15］

舆服是地位的标识，是个人获取社会认同的标志。为了满足汉人的舆服需求，市场生产出各式各样
精致的纺织品，王充《论衡·程材篇》云:“齐郡世刺绣，恒女无不能; 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齐地习
俗尚奢侈，巧妇“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6］( 卷28下《地理志》)。《西京杂记》卷一载赵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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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的女弟给其礼书上说:“金华紫罗面衣，织成上襦，织成下裳，五色文绶，鸳鸯襦，鸳鸯被，鸳鸯褥，金错
绣裆，七宝綦履”。王符在《潜夫论·浮侈》中反映民间丝织品的精细生产状况: “或克削绮縠，寸窃八
采，以成榆叶、无穷、水波之纹，碎刺缝紩，作为笥囊、裙 、衣被，费缯百缣，用功十倍。”又如长沙马王堆
汉墓出土的绒圈锦、毛锦、素纱禅衣等绝世织品，充分说明了汉代纺织工艺技术的进步; 同时出土的泥金
银印花纱、印花敷彩纱等绝世印花丝织品，反映了汉代印染技术的高超。除了服饰技术的进步以外，还
促进了车舆制造技术的提高。《西京杂记》卷一云: 武帝时，长安盛行装饰鞍马，雕文刻镂，“一马之饰直
百金”。《后汉书 · 舆服志上》云: “一器而群工致巧者，车最多，是故具物以时，六材皆
良。”［2］( 志第29《舆服上》)《盐铁论·国疾》云: “一车千石，一衣十钟。”这里明确反映出汉代车舆制造工序繁
多、复杂，其制造技术精细、奢华，价格昂贵。
奢华舆服的制造需要大量的原材料，而且不少的原材料需要通过商业流通交易获得，于是推动了舆

服及其原材料的商业流通与交易。如《史记·货殖列传》记载: 山西的饶材、竹、穀、纑、旄、玉石等，山东
的漆、丝等; 江南的枏、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等; 龙门、碣石以北的马、旃裘、筋
角等; 还有山上铜、铁矿产等，皆中国人们所喜好之物，皆待“商而通之”。商人竭尽所能，“船车贾贩，周
于四方”［2］( 卷49《仲长统传》)，“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3］( 卷129《货殖列传》)，加速商品的时空流通。又史载: “贾
人多通侈靡之物，罗纨绮绣，杂彩玩好，以淫人耳目，而竭尽其财”。［2］( 卷28上《桓谭传》引注《东观记》)《盐铁论·通
有》说:“今世俗坏而竞于淫靡，……求蛮、貉之物以眩中国，徙邛、筰之货，致之东海，交万里之财”。同
书《力耕》篇又说:“美玉珊瑚出于昆山，珠玑犀象出于桂林，此距汉万有余里”;“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
奴累金之物”，“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驒騱騵马”;“鼲貂狐貉，采旃文罽”，“璧玉珊瑚琉璃”尽内流中原。
这些充分说明了舆服等奢侈品的商业流通与贸易的时空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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